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宫昧 番外 <悲哀> By 沙穆

上篇

一连多少天了？望著龙榻之上安祥躺著的男人……这就是她付出一身的青春，爱了一辈子，也怨了一辈子的男人。小心翼翼的接过宫女端进来的苦药，细心的准备了山楂，“皇上、皇上该吃药了！”

自前些天病倒，皇上就一直迷迷糊糊的，似醒非醒。她直觉此不似太医所言，太劳累而病倒，但又想可能是自己多心了。

“皇上，这药是大哥寻遍名医所得，您快趁热喝了吧！”见对方好不容易睁开迷蒙的双眼，赶紧将药送至其唇边喂送。

“宁儿……你下去歇息吧！”温顺的喝下送至嘴的药，此时他已然无法感觉苦涩，却仍含入爱妃细心准备的山楂。

这些天他几乎处於迷离状态，仅感觉到身边有一人相伴，一双温柔的纤纤玉手。“朕并无大碍，你下去歇息吧！”虽已然分不清今夕是何年，却依然心疼自己所疼惜之人。

“可是……！”皇上如此情形她如何走得！“臣妾还是留在这里陪著皇上吧！”若是走後不安心，到不如留於此地，也好有个照应。想要拉过龙榻旁的椅子，坐於皇上身边，却被一只略显无力之大手温柔的握住。“皇上……？！”

“宁儿……怨朕吗？”兴许真若古人所言，人之将死其言也善。此刻的他，虽无力睁开，亦有些恍惚，却十分之清醒。拉过爱妃於龙榻边坐下，此刻在他身边之人，是终其寥寥一生最为疼惜之人。“朕、是皇帝……”

皇上莫名的问题她当下为之一愣，而……那紧随其後之一言，震下了她积聚多年的酸涩泪珠。“皇上……”

是啊！她所爱的男人，是此天下最大只人，也是最无自由之人。皇上！如此一个万人敬仰，人人想得到的称谓，却如同一道最为坚硬之枷锁……

“朕……自二十岁登基以来，至今二十六年了！”人人称羡之高高在上的权位，却冰冷如万年冰窖。

高处不甚寒……唯有身处高位之人，才知其中味。“朕……一直都很想去草原看看，带著宁儿一同策马奔腾……！策马……”

那何尝不是她的梦？但……一切仅只是梦罢了！国不可一日无君！天下不可无主，“皇上……”转过头，她才发现原来皇上已经睡了。

那一张如孩童一般安睡之容貌，此刻看来竟有些稚气。一抹温柔之笑容自唇边扬起，伸手将被褥拉盖妥当……

“娘娘、柳妃娘娘！”宫女小心轻声的唤著靠在龙榻边上累的睡著之人。

似终闻见有人呼唤，稍闪了闪卷长之墨色睫毛，睁开了迷蒙的媚眸。

见娘娘好不容易醒了，“娘娘，丞相大人在外求见！”面露难色的宫女具实相告，两边皆是她一小小宫女不堪得罪之人。

丞相？！是大哥？！抬眼望了窗边似天色蒙蒙亮，竟然如此就过了一夜。转头柔和之神色看著依然熟睡之人，仿佛昨日之一切，只是她一个美好的梦。

“天亮了吗？”大哥竟如此早求见，莫非发生何等大事？而她竟待在此处而不得知吗？“请丞相到前殿，奉茶稍待，然後打水替本宫梳洗！”想必此来定是有要事，可不知为何她心中有股说不清，道不明的淡淡不祥……

“是！”宫女未敢有丝毫之怠慢，赶紧答应了，便转身前去张罗打点一切。各人自有各人苦楚，当娘娘的苦，当宫女太监的岂非更苦？！哎！要如何才算幸福……

“臣参见柳妃娘娘！”

“大哥，我说过多少次了！你们之间不必行此大礼！”对於眼前此一板一眼的大哥，她实则无奈。“大哥清早入宫，是否有何要事？”向来对於朝事皆冷漠以对之人，莫不是有何重大之事，想必亦不会如此大早便入宫来。

“是有要事……我想面见皇上！”兴许是心中太为激动所致，兴许心情太过亢奋而无法掩饰此刻脸上所露出之猥亵笑容。

多年的部署，一直以来的忍耐，所有之一切，就快……收获到最为珍贵之回报。所有让他承受痛苦之人，他皆不会让他们得到好报，就算此人是高不可攀的圣上……亦如是。

“大哥……！？”为何会有如此可怕之笑容？多年来她从未见过大哥笑，就算浅笑亦未曾有过。而此时……如此另人不安的笑容！一切难道又是她太过多心所致？！“皇上尚在歇息，若是朝事大哥代办便是了！”不知为何，下意思的不想让眼前之人见皇上。

“宁儿，你想敷衍我？！”对於先前之明显回绝之言，只令他骤感勃然，“若非要事，我会此刻入宫吗？”向前逼退对方一步，虽看似单薄之身形，此刻却具显压迫之感。

眼前之恐怖压迫，让她不由连连倒退数步，不知为何，眼前同样是苍白略显憔悴之面容却如此强势。“好吧！大哥随我进来……”

那是她的哥哥，又是当朝丞相，一句‘要事’就让她哑口无言，她能如何？再看一眼十分怪异之人，转身带之往著内殿而去……

眼前床上所躺的是他终其一生最恨之人，而此刻眼看他大仇即将得报，“皇上……微臣来看您了！”

仇恨使之染红了双瞳，对著近在咫尺之‘圣上’，轻声柔气的低唤。擒於唇边那一道嗜血的笑容，耀眼入日出东方之绚彩，“皇上！宇…文…翔…翎，我柳冢文终於等到这一天了！哈哈……”

兴许是轻声的低唤叫了沈睡的皇帝，兴许是张狂的笑声惊醒了他，睁开眼对上一双熟悉且陌生之眼眸。

“丞、相……？！”不确定之低呼，眼前此人确实长有一副丞相之皮囊，却……拥有一双豺狼一般的眼眸。转而望去一旁同样惊诧之爱妃，他似乎明白了些什麽……

蓦然，发现自己痛恨之人居然转醒，“你竟然醒了！不过醒了更好，我就让你死个明白！”

一手拉过一旁有些呆愣无法反应之人，“这是你最爱的女人……”奸诈嘲讽的笑容骤然放大，扯起薄唇致以可怕的笑容，“也是亲手杀死你的女人！”

杀──死？！蓦然转头望向一脸扭曲的大哥……是她听错了吗？她宁愿是她听错，无用之泪水原来早已满面，视得眼前模糊之人。

“大哥……大哥，你在说什麽啊！”这是噬君吗？他想噬君吗？那个淡薄名利的大哥？！一切来的太快，叫她如何相信？！

根本无瑕理会泪流满面之人，纵使那人是他的妹妹也亦然。甩开满脸尽是无用之泪水之人，双眼通红而视床上微弱之人。

“宇文翔翎，在你强走湘竹之时，就应该预料到有此一报！”提及那个他此生最爱的女人，眼中一闪而过的温柔，如此虚幻且如此哀伤。

“……珍妃？”湘竹此名若非眼前之人提及，他恐怕只记得此人是他最为疼爱之皇子的母妃，其他早已无从得记。

“湘竹不是什麽珍妃！”大声的呵斥反驳，挥手之间竟让此刻的柳冢文有些近乎疯癫的狂妄。

“──是你！是你抢走了她！”无数情感交织而闪，另双眼有些迷离的色彩，愤恨的盯著眼前一脸茫然之人，提及自己心中永远的痛！

“那年湘竹16岁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”

“公子……公子！”一少年沿街大呼小叫的追赶著仅先他数步之遥的英俊公子。可手短脚短的他偏偏无论多使劲，也无法赶上这他人看来如此短暂之距离。无暇顾及满头如雨下的汗水，双眼几近滴出委屈之泪水般，拼命的追著喊著。

“公子啊…………那是皇上御赐之物，您要是拿了送给阮小姐……”之後他都不敢想，此事若要是让老爷知道了……………管不了公子的拗脾气，还不拿他们这些当奴才的出气？！说不定会杀了他的！“我的公子啊……”

後者是喊的声嘶力竭，就差未有当街哭出来了。而仅仅差步之遥处的少年公子，眼见他修长却略显清瘦之身形，丝毫未有停顿之意，依然不理会身後辛苦之人，单只沈浸於自己愉悦之心神中。

若说他真未听见身後仆人之嘶喊，那一定是假的！但……望著手中昨日爹拿回来，说是皇上御赐之西域夜明珠！一抹宠溺会心之浅笑浮现於唇边……此刻他要去见之人，是他愿意拿全部生命爱护的女子，而他仿佛已然瞧见了湘竹那满足欣喜之绚烂笑容一般。

“公……子…………”一路的嘶喊，使得他此刻的嗓子已然哑呢，亦无法似方才一般大声呼叫。只得断断续续叫著‘公子’二字，双眼却眼睁睁的瞧著那代表著自个儿性命之物，落入堪称京城第一美人、吏部尚书阮铮正之女──阮湘竹手中。

“真的好美呀！”宛若泉水叮咚一般，又似黄莺出谷之声，如此美妙之嗓音，全让听著酥软了浑身胫骨。芙蓉面，桃花脸，倾国倾城皆为红颜一笑所黯淡。“柳大哥，这真是要赠於湘竹吗？”虽然她是十分喜欢，但如此珍贵之物，她怎能收得。“湘竹得以一见，已然心满意足！还是请柳大哥收回吧！”

看著被心爱之人推回之物，“湘竹，你可是不喜欢？”千辛万苦偷得夜明珠出门，亦甘冒被爹家法伺候之险，只为博得红颜一笑。但此刻红颜确也舒眉一嫣然，为何又不能收下自己一片赤诚心意呢？“若是不喜欢，那湘竹告诉我，你喜欢什麽？”只要是她喜欢的，自己定为其想尽办法谋得。

“柳大哥……”都是柳大哥不好！左一句喜欢，又一句喜欢的！让她想起了‘那个人’！对了！她怎会未有想到呢？柳大哥家世显赫，说不定可以代为举荐。可…………如此之要求，要她一名女子如何开口才好。想著想著，羞涩之情染红了犹如出水芙蓉一般之面容，连羞带怯之桃花杏眼亦是不敢看眼前之人。

如此一副美伦美幻之景象，心爱之人羞怯的神情，让他几度失神与此景象之下。但美色之下，让他更想知晓让湘竹为之羞涩不敢言之事为何？！“湘竹，可是有何心爱之物？”试探的问著，他单只以为湘竹有何喜爱之物而羞於矜持而不敢直言相告。

“湘竹难道与我还要客气吗？直言对我说无妨，只要是你喜欢的，我一定尽力去寻得相赠。”一番义愤填膺之话，尽可能的在自己心爱之人面前表现的英明神武，万事皆能一般。自小在一次爹的同僚聚会之人见到年芳4岁之湘竹，便喜欢上这心灵如是外貌同样美丽之女子。

当一年又一年，大家亦是日渐长大後，这一份单纯之喜欢，便转而成为想要将之据为己有的欲望。如此之欲望，亦也被人称之为爱，但爱也好，欲望亦罢，让之幸福，予之开心……成为了他心中一道永恒的声音。

红扑扑的小脸，羞涩的望了眼身前这一直以来，对她照顾爱护有佳之英俊少年。自小无兄长的她，便一直渴望有个哥哥能如此爱护疼爱自己，而柳大哥的出现实现她这个愿望。“柳大哥……”真是有些无地自容之感，身为一个女子……

睁开樱桃小口，深深的吸足一口气，似鼓足勇气一般，“湘竹是有一个甚是喜爱的……但不是物品──是一个人！”道尽迅速转身不敢再看柳大哥，她算是做了一件伤风败俗之事了。如此不顾颜面之言语，柳大哥不知是否会讨厌於她，思及此，又突然转过身来，双眼已然染上霜色……“柳大哥会讨厌湘竹吗？湘竹如此……”

如此之言语……湘竹是否在向他表白情意？被湘竹无厘头一句话，扰乱了他原本就不甚平静之心湖。丝毫未听见湘竹自哀自怜之言语，却被动听之抽泣声打断了自己胡乱之思绪。“湘竹……你怎麽哭了？”

根本无法思及为何而哭泣，手忙脚乱又小心翼翼的帮著擦拭珍贵之泪水，却碍於男女授受不清有些畏首畏尾。“湘竹……你不要哭了，究竟……”从未劝说过何人，对於此情形他可真是无从下手。

知道柳大哥还是那个疼爱他的大哥哥，抬起泪痕未干之芙蓉面，“柳大哥，你一定会帮我……是不是？”她知道此并非容易之事，但若是柳大哥的话，凭借柳大哥之家世背景，定然能帮她才是。

“恩！湘竹有事就直言，与我不用如此客套！”兴许他有些著急，但想到就快能从自己心爱之人口中听到爱语…………他确实有些迫不及待。“只要湘竹的事，我柳冢文定当为你赴汤蹈火！”

柳大哥如此鼓励，让她心中窜起希望之火苗，“湘竹……第一次见到他，是在游园灯会！………………第一眼湘竹就、就、就……喜欢上他了！”丝毫未注意随著自己一丝一点的描述，身边之人越来越阴沈之面色，径自红羞著脸而小声说著。

“当湘竹知晓他之身份时，心中很难过，想来…………他是当今圣上啊，如此高不可攀之人。而我却也实则无法忘记他，我…………爱上他了！”动情的说著，双目一直了望著远处，似乎心中所想之人即在那处。

“湘竹一直把柳大哥当作自己的哥哥，那麽敬爱著，柳大哥也是一样的疼爱湘竹！湘竹知晓如此要求………………但、但、但湘竹真的想参加秀女甄选……柳大哥…………”

犹言在耳一般，疯狂且愤怒的转视躺在龙榻之人，“……我忍痛割爱得到了什麽？你为何不珍惜湘竹？她进宫短短2年，她才为你诞下龙子………………”

剧烈的心疼，让他不由的用手捂著心口处，“她才18岁，你居然为了两宫之争………………为保全自己的母後，拿湘竹做替死鬼！”一切的错皆是眼前之人的，他要为湘竹──报仇！

下篇

赤红的双眼一刻不离的紧瞪视著龙榻之上，显得格外脆弱之人，“宇文翔翎，你知道什麽让你变的如此憔悴吗？”一抹极其诡异之浅笑染上唇边，“哈哈……你万万想不到，就是那些你最心爱的女人，亲手一口一口送至嘴边的──‘补药’！哈哈！”

“不、不……不！”声嘶力竭的惨叫声，震动了整座承乾宫，望著眼前如此熟悉却惘若不识的哥哥……这是全心全意相信之人啊！不敢回头去看那个她所深爱的男子，是她害了自己最爱的人。

虽然她恨过，怨过，但绝不曾想要加害於他。“为什麽？为什麽啊？大哥……我是你的妹妹！亲、妹妹啊！难道……你的妹妹亦比不上……”

似乎心中亦也是有丝愧疚，又说不定面对自己亲身妹妹如此悲痛欲绝之神情，让他想起……“宁儿，像他这样负心薄幸之人，你又何必放在心上……”试图上前安抚对方，却被对方恨恨的甩手打开。

“咳咳……你们戏也演完了吧！柳冢文，你要杀朕为珍妃报仇……你做到了！咳咳！”气虚游丝的嗓音，道尽了心中万般苦痛。纵使心中愤怒，绝望，伤心之情绪肆意，双眼仍不自禁的望向……

想他一生，佳丽何止千万，却独独对柳宁儿衷情。虽不及世俗男子一般，他亦也是对其恩宠有佳，爱护倍致。就在方才……他心中所想也是愿能与她二人畅游绿野……

“……”她好想为自己辩解，好想尽诉自己是无辜的，却开不了口。她如何开口？是她……她是帮凶，她相信了自己狼子野心的哥哥。此刻她竟然不敢回头对视那双心痛无神的双眸。

“哼哼……心痛吗？──啊？”又一阵另人心寒的张狂笑声，“皇上，您不用担心……微臣不会让您走的如此孤单，随後便会送太後，啊……对了！还有您‘所有’的皇子！……与您在地下团聚的！”阴险嗜血之神情，让此刻的柳冢看起来如同地狱而来之索命罗刹一般，另人不寒而立。

若莫他此刻听觉已然退化听错，那就是……柳冢文根本不是只想报仇而已。“柳冢文…你……咳！”激动上扬之血液冲击著他脆弱的神智，一阵不可抑制的啡咳竟咳出了血丝，“……你以为，你的奸计能得趁吗？”

兴许他此刻只能如此勉强硬撑，博得一些气势，实则他已然输了，他不止是输了自己的性命……亦输了所有一切对於他而言重要之物。枉他聪明一世，权贵一生，他得到了………………什麽？

“哈哈……！那麽你就乖乖的下去阴曹地府，等著那些你最爱的皇儿和你最尊敬的母後吧！”一切已然尽数在他掌控之中，所有之人皆如同甕中之鳖一般，谁也救不了宇文一氏，他要灭其一氏！

“柳冢文……你疯了！你已经疯了！”眼前此张牙舞爪，双眼之中尽显疯狂之色之人，若非已然疯狂……“龙儿呢？你也要杀……咳……他吗？他是珍妃的孩儿啊！”兴许他该相信他的皇儿们，但害怕，是他此刻他竟害怕！

“──宇文龙！”咬牙切齿的念出心中最为痛恨之名讳，“他确实是湘竹之子，但也是你的儿子！是你和湘竹………………”单只是想到，那是宇文翔翎之孽种，他就恨的无法截至之颤抖，“这个世上最不该存在之人就是他──宇文龙！”

只要宇文龙不再存活於世，湘竹就永远那麽玉洁冰清，他决不允许宇文翔翎的孽种的活在这个世上。望著越来越苍白无力之人，“时辰就快到了！宇文翔翎………………用不了多久，原本属於你的一切就皆为我所有！”

柳冢文扬起一道堪称灿烂之笑容，“而你，则永远、永远的闭上双眼，沈浸在痛苦之中吧！”为了今时今日，他付出所有，亲人，身边的人…………一直以来他所承受之痛苦，要对方百倍偿还。

“你…………”一阵天旋地转，眼前之景象开始模糊，他知道兴许…………他的一生就如此终结了。不舍吗？是的！到此时，他仍然希望再看一眼，那个………………亲手杀死他的女人。

假使真的有来世，他不愿在生於帝王之家，只愿能只身旷野之中──自由，才是他真心所求。恨吗？他不再恨了！虽方才知晓的一刻，他几乎恨极恨极，却在此临终一刻，不再执恨了……

往著心中所想所挂念之方向，艰难的伸出颤抖的双手，口中“宁……儿………………”呼唤著心中唯一仅存的名字，从不轻弹之泪水，自无神无焦之双眼内灼热落下……

她听见了！听见那一声极其细微却如此真实的呼唤，她犹豫著伸出双手，却颤抖著停顿在四手相触前的那一刻。她不知，自己是否还有那个资格在碰触这个她亏对的男人，却………………眼睁睁的看著那双抖动的双手……………………落下。

是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吗？为何眼前之一切伴随著耳边亲人之疯狂的笑声，一切的一切此刻怎会如此模糊？似试图欲看清自己略显无助的双手…………眼前那双瘫落的大手………………再也不会温柔的包裹住她了！

她此之一生，究竟为了什麽而辛苦？为何而活？顿时，一切皆变做毫无意义！伤心………………对她而言已然是一种奢侈…………

人，一生追求什麽？得到什麽？皆为定数吗？不在其位不知其中辛劳苦涩，满室荣华尽作泡影烟花，过眼云烟亦是如此…………吧！

─END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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